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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
困境与应对

张金秋

摘要：在中华文明中淬炼而成的家风文化，凝汇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与实践经验，涵育了中华民族一

脉相承的文化心理结构，既充分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蕴含着永恒的时代价值。相较于“我有他无”

的文化符号而言，一方面，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以中西文明共有之“家”为基础展开叙事，其家及其文化现实

功用的同质性建构议题，易于引发中西共情；另一方面，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对“个体与群体”秩序的深层设计，

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与人类贡献。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其展示

的过程中面临着出圈不足、文化折扣、传播损耗等困境，因而要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

基础上，优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的内容，创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有效传播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2—017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a在中华文明中淬炼而成的家风文化，凝汇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与实践经验，

涵育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结构，既充分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蕴含着永恒的时代价值。

相较于“我有他无”的文化符号而言，一方面，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以中西文明共有之“家”为基础展开叙事，

以家及其文化现实功用的同质性建构议题，易引发中西共情；另一方面，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对个体与群

体秩序的深层设计，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与人类贡献。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可以作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

的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当理论上讲清楚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何以可能时，

实践上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便不言而喻。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建立在中西

共情基础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生动呈现，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社会细胞单元

领域的中国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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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何以可能

家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一方面，家及其

文化是世界文明历史演进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具象化表现，具有人类文明进程中各类精神标识的共性特征，

因此，在中华文明中淬炼而成的家风文化具备作为精神标识的出场条件；另一方面，家风文化在中华文

明中产生、存续与发展，既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色，也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与重要的人类贡献，因此

家风文化具备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价值可能。

（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合人类文明精神标识提炼的一般规律

精神标识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文明图谱中得以被广泛、有效辨别的意义符号，这一符号在该民族的文

化演进中积淀，在该民族的历史实践中淬炼，承载着民族的核心价值。系统梳理人类文明史，任何时代、

任何文明都有用于自我展示与他者辨别的精神标识，或是“仁、义、礼、智、信”“自由、平等、博爱”“责

任”“民主”等价值理念，或是 “自省”“认识你自己”“因信称义”“救赎”“禅定”等行为方法，

或是“儒本术生”“斯巴达式”“战斗民族”等文化标签。相较于可被感官的物质符号而言，一方面，

这些精神标识属上层建筑中的文化范畴，源自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既可以依靠又可以脱离物质载体

传承发展，纵使时代风云变幻，仍能焕发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精神标识既要充分彰显

该民族的核心价值，也要指引该民族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精神标识的提炼都是“一

个漫长的、不断凝练、不断积累、不断改进的、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过程，需要反复的检验、

反复调整和修正”a。

就此种意义而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合人类文明精神标识提炼的一般规律，具备作为中华文明重

要精神标识的出场条件。首先 ，“家”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地位是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前提。

“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b，以“家”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与经营方式是农耕文明的显著特征，这构筑

了家风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与形成的基本场域；其次，从文化传承与发展来看，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可以

以物质的、非物质的形态传承发展，家训、家书、家谱、家法族规、宗祠、祖庙等，均是中华优秀家风

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效形式。传统家风、红色家风、新时代家风便彰显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历史特性与

时代特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基于以上阐释可知中华优

秀家风文化符合作为人类文明精神标识的传承逻辑。再次，在自我扬弃中，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形成了相

对稳定的内核，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家庭（族）观念中的集体意识，是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充分彰显，

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特质和精神风貌，符合作为人类文明精神标识的价值逻辑。最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

中凝汇的鲜明的伦理限度、适时的道德规范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因此，

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合作为人类文明精神标识的实践逻辑。

（二）家及其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本质共通性

“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场域，随文明进步演化而生的“家文化”凝汇了不同文明的突出特

性与核心价值，这也使得家及其文化在不同的文明中有了不同的发展走向，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即家及其

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孕育发展而来的。但究其本质，“家”在中西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现实功

能仍具有本质共通性，这是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重要原因

和独特优势，以“家”为切口展开叙事，易于引发中西共情。

一方面，中西文明都有重视“家”的传统。“家”的产生，使得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意识、实践、

本质得到了充分彰显，标志着严格的伦理边界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人类文明演

进的历史进程中，“家”始终是中西文明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既“具有生活的空间性，也包含着

a 万俊人：《核心价值作为中华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b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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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世代性”a。可以说，“家”始终是中西文明具象化的基础场域，也是中西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规

避的重要议题。就中华文明而言，“从儒家‘生生’到‘亲亲’的根本性观念，从‘家风家训’到‘修

齐治平’的抱负，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到‘天下一家’的隐喻，可以看到‘家’文化在中国有

着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b。就西方文明而言，从古希腊神话混乱的家庭关系，到基督教要超越家庭才能

领会生命的终极意义，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家庭作为经济细胞和社会生活

的组织形式之一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再到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将家庭形态及其道德

演化置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中，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变化等，也可以看出家庭在西

方文明中的重要性。基于此，不难发现，在中西文明发展历程中，“家”与社会、国家紧密相连，是联

系世界的窗口，以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易于在建构共同议题的基础上引发中西共情。 
另一方面，中西文明中家及其文化的现实功用具有同质性。美国学者安乐哲指出，理解世界文明的

不同可以从共享共同中获得启示，而家庭观、亲情观恰好可以提供这一“共情”的基础。c关于家及其文

化的功能，在学界已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等观念，“宗

法制”“家法族规”等制度，“家庭生产”“通财与共财”等行为都充分彰显了“家”丰富的社会功能

与现实功用。然而，传统社会的瓦解并未消解“家”的独特地位及其文化的现实作用。中华优秀家风文

化所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伦关系、以亲疏关系为联结的伦理情感、关于“家”演化而来的符号情节

仍然存续。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重要论述中多次阐释“家”的重要功用，并深

刻指出家风对于民风、社风、党风的重要作用与深刻影响。从事“家及其文化”研究的相关学者多次阐

明“家庭生活”于中国人而言的重要性，强调“家风文化”是中华文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现实表征。

在西方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功能单位，通过进行社会化、提供情感支持等方式，

对社会和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 斯特劳斯认为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对文

化和社会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论述可知，相较于“我有他无”的精神标识而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以中西共有的社会组

织形式“家”为基础，以同质性的现实功用为纽带，更易于引发中西共情。

（三）中西文明中的家及其文化具有异质性

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重要精神标识出场，易于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一方面，家及其文化产

生的社会母体结构的异质性，即“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容割裂

的母体结构，家风文化以“家”为基础场域，以伦理关系为核心，是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软回应，是对个

人生命秩序、家族生存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国家运行秩序的深层设计，具有区别于以个人本位、原

子化倾向为表征的西方社会家及其文化的本质特性。在历史进程中，家风文化因时代的变革、社会结构

的变化、家庭（族）社会角色的变迁而不断细化、分化、转化，但其所彰显的道德功用、伦理功能、核

心精神等仍建构着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文化心理结构。反观西方文明中家及其文化的发展走向，古希腊社

会出现了短暂的“家国同构”现象，但在柏拉图对于理想国最高的“善”的探讨，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国

家观的形成后，西方社会便开启了与“家国同构”相对的治理模式的探索。随罗马法“对自由权力的系

统规定”d，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逐步宣告着“家国异构”在西方文明中出场，这也意味着与之相伴

的个人本位、个性解放、平等关系等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并逐步融入家庭生活之中。尤其伴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不再接受家在伦理观念与价值传统上的束缚，逐渐“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

a 孙向晨：《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哲学动态》2022 年第 6 期。

b 孙向晨：《在现代世界中拯救“家”——关于“家”哲学讨论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10 期。

c 陶思远：《儒家亲情哲学为不同文明提供共情基础——专访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北京：中国新闻网，https://www.
chinanews.com.cn/gn/2024/02-10/10162708.shtml，2024 年 2 月 10 日。

d 顾肃：《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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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a。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资本逻辑的“家国异构”

的社会母体结构与个人本位、个性解放、平等关系等价值观念，必然带领着西方社会走向个体生活的原

子化、诉求发展的私欲化、关系权衡利益化的发展道路。这也意味着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程中过产生的那

些关于道德与伦理的现代病，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持续关注、亟待破解的难题。从这一视角来观测，孕育

于中华文明的家风文化或能够为其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比如，家风文化的存续与发展，将个体紧

密相连，并不断延展至社会生活。在家风文化的辐射下，邻里、亲友、前辈晚辈等关系的重塑在一定程

度上是西方社会冷漠的个体关系、极端的利益关系、森严的科层关系等温情的弥合；家风文化中所孕育

的伦理观念、和合理念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个体焦虑、婚姻焦虑、发展焦虑

等症候的良方妙药。

另一方面，家及其文化形成的伦理基础的异质性，即“家本位”与“个人本位”。中华文明“家本

位”与西方文明“个人本位”，构筑了两种文明的伦理基础，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

梁漱溟指出“中国人的家”是中国文化的“要领所在”b。在中华文明中，“亲亲”“尊尊”“和合”等

是“家本位”的内在要求，集体主义、家国天下等是“家本位”的外延。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家不

是个体，也不止于个体的集合，因为它包含了、生养了、保护了但又超出了人类个体，具有其本身的历

时存在，绝不止于某一种社会契约”c。费孝通先生论证的“差序格局”、卢作孚先生论述的“家庭生活

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也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家风文化是对中华文明文化素材的

有序有意编码，凝汇了中华文明共有的精神意向，是中华文明的具象缩影。而在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

英雄主义等是个人本位的必然选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普世价值等是个人本位的外化表现。众所周

知，如果说西方近现代思想只有一套学说，那就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底色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

义就是在处理群体和个人的关系时更加强调个人的至上性，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点的。毋庸讳言，这一思

想离不开西方哲学将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分割对立的基本建制，因此，西方文明在谈论人本身

的时候往往指抽象的人。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d，无论西方哲学如何强调个人的至上性优先性、如何谈论非社会的抽象的人，

都不能抹去社会关系对人本身存在的塑造。比如，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在其现实性上，不是

指这个人的血肉、躯体等生物属性，而是在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社会关系中定义这个“人”。

从这一点，大可尝试借助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进一步推动世界理解个体与群体间不容忽视的、必然存在

的联系，推动世界跳出“个人本位”理解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认识人类未来发展走向。 

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家风文化的传播困境

从文明特色上看，在中华文明中孕育而生的家风文化，是文明时空的文化绵延，历久弥新，彰显了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从世界意义上看，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是认识中西文明差

异的有力抓手，是展现中华文明独特样态的有效形式，是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具象载体。从人类贡

献上看，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为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凝练提

供了中国智慧。当前，学界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学理阐释日益清晰，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活态传

承问题的理论探索日渐深入，关于以家为场域的文艺创作成果颇丰。然而，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中

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国际传播中，还存在如下困境亟待破解。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 页。

b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7 页。

c 张祥龙：《代际时间：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10 期。

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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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元困境：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中“出圈”不足

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中出圈不足，尚未从自发走向自觉，因而未能成为叙事

主体构思文艺作品时的逻辑起点是其传播面临的本元困境。在此尝试以文艺传播为例来说明这一困境，

在作为中国视听节目国际贸易主要产品的电视剧领域，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中国

电视剧国际传播报告（2022）》中显示，以中国式家庭关系为主线、以中国式家文化展开叙事的电视剧

作品数量颇丰，如《生活启示录》《父母爱情》《小别离》等。这些作品虽然勾勒了中国当代个体人物

性格、透视社会现实样态、描绘复杂伦理关系等，但对中华文明的文明特色彰显还需要提升。而在以西

方主流电视台为重要传播渠道的中国纪录片领域，第一财经研究院 2023 年发布的《影像中国 | 中国纪录

片海外传播报告》中指出，在国际纪录片市场上，三类中国纪录片题材普遍受到海外观众的关注，分别

为自然动物类、人文历史类以及社会热点现实类，这些纪录片一方面回应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好奇心，

另一方面展示了中国的鲜活形象。近年来 Chinese culture、Culture festival 等已然成为了海外新闻媒体报

导中国纪录片的关键词，这说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节日、历史等主题较为关注，但这些主

题中还缺少中华优秀家风这一重要题材。伴随着翻译工具与传播软件的技术迭代，网络文学逐渐搭建起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海外读者之间的桥梁，但相关作品的创作题材和资源主要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经典名著、传统神话、历史传说等，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作品还有待开发。以上情况均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中“出圈”不足这一本元困境。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在

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提炼存在认识偏差。首先，对于精神标识的提炼，学界往往从标

识的一般语言意义出发，认为精神标识理应是一种固态载体，如文字符号、人物形象、文学艺术、价值

观念等。然而，这些具有较强辨识度的固态标识，还需进行活态叙事，才能更好地呈现文明发展的动态

过程。事实上，研究者可以在固态标识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如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一般的动态标识。其次，

在精神标识的提炼过程中，部分学者往往因过度注重个性，而忽视了共性，因而着力提炼“我有他无”

的精神标识，虽然这些标识在对内传播的向度上易于凝聚本民族的共同意识，但在对外传播的向度上，

则可能会因存在文化区隔，难以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第二，对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展示存在刻板印象。首先，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看到了祭

祖仪式，参观了宗祠、牌坊，阅读了家训、家规，就了解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理解了中华文明，就是

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出圈”。然而，“出圈”不仅是被看到、被听到，更要被理解，当然不能忽视文

化的“前见”。即如果不系统地讲清楚、呈现好所展示的精神标识与中华文明精神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那么展示就会失去意义，很难发挥作用。其次，部分人总是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展示寄希望于技术的

进步，认为“Tiktok 热”就能够带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出圈”，但作为技术的资本与作为资本的技术间

的嵌套逻辑、计算与推送背后的深层目的、自媒体人与文明展示之间的技术鸿沟，都难以将家风文化的

国际传播推向真正广阔的空间。

（二）原生困境：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中存在文化折扣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家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是其有效传播面临的原生困境。所

谓“文化折扣”，是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针对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区域流动

过程中出现的兴趣、理解能力等大打折扣的现象首次提出的概念。中华文明中的家风文化作为一种以家

国同构和家本位为基础的文化样态，在向以“家国异构”和“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传播互动

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文化折扣现象，即基于哲学假定、基本价值、伦理基础以及社会关系等底层认知差异，

以及传播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家风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吸引力下降、理解存在偏差等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从深层次的哲学思维来看，西方哲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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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传统哲学“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a。依此两种建制展开，西方以“分有”和“超

越”来解释万物，而中国将事物彼此间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把哲学基本假定当作文明的文化主干，那么，

文化主干相异，文明间的基本价值、伦理基础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社会关系等也必然存在明显的认

知差异。比如，基于中西哲学基本假定分别延伸出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二元对立—零和博弈两种不同

的思维方式。尽管人类具有家庭这种共同的基本组织形式，中西文明中家及其文化的现实功用具有同质性，

但是，受底层认知差异影响，西方受众面对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这个字面上看似熟悉但是实质内里并不熟

悉的文化产品时，其兴趣和理解认同等方面可能会打折扣。

第二，传播者立场偏颇等主观因素以及传播载体不适配等客观因素，也是造成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

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文化折扣的原因。首先，由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精神标识这一定

位还未被大众所熟知，部分人还未了解家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因此对外传播程度和

立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颇。其次，由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历史传承载体极具特殊性，为了更好地与

时俱进，就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传播载体如家谱、族谱、家训、家书以及祭祀

仪程等，在对其进行传承的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特点，尤其是短视频传播特征，创出新思路、新话语、

新机制、新形式，以期更好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接受度与影响力。

（三）发展困境：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世界领域的价值洞见中存在传播损耗

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世界领域价值洞见中的传播损耗是其实现质性传播面临的发展困境。所谓“传

播损耗”（Propagation losses）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进程中由于信息源、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

介等传播要素存在的客观因素与不确定性因素所引起的价值损失。事实上，“传播损耗”始终是文明对

外传播的发展困境。正如亨廷顿所阐释的，“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

分理解”b，如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差异与引申意义的转换等，都可能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形成信息误

差，而这些误差的集合必然导致传播损耗。如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颜氏家训》，1966 年便

在英国 E.J.Brill 出版社出版，后来的多本英译版均将之译为 Family Introductions for the Yen Clan, 而这里

Introduction 与“训”字间的转译使得“训”字本身所蕴含的教导、规范等方面的引申义被无意间损耗。

从总体看，导致家风文化出现传播损耗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前文提及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是建立在“中西共情”基础上的精神标识，但过度追求共情，可

能会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不伦不类，进而弱化家风文化中的中华文明特色；而绝对本真地还原家

风文化忽视共情，又可能会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无人问津，反而会给别有用心者制造丑化、虚化、

弱化中华文明的空间。因而，应妥善平衡共情与特色间的关系与尺度。

第二，当前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成点状分布，缺少有效联结，这也导致了

家风文化的传播损耗。如盛大的祭祖仪式在海外的盛行，如果没有对于这一文化进行全面的学理阐释，

可能会导致西方人用宗教仪式加以对比，错误地认为这些只是一场“上帝的旨意”；又如，《媳妇儿的

美好时代》向非洲人民呈现了中国式的家庭关系，虽然这对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大有益处，但要注

意的是影视作品的小切口与艺术加工，能够完整地展现一个故事，但未必能完整地展现一种文化，这对

于世界人民全面认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影响甚大。

第三，关于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世界意义与人类贡献的认识不够充分导致传播损耗。当前中华优秀

家风文化的传播主要依托于家训、家书、宗祠等物质载体的推广，以家庭关系特定场域为叙述对象的文

艺作品的传播，以及家庭教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的交流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华优秀家风

文化在世界领域的传播力，建构了关于中国人的家文化形象，但这些碎片化的方式难以展现中华优秀家

风文化所承载的大历史观与国际视野，从而导致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独有的世界意义与人类贡献展示不到

a 吴晓明：《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

b [ 美 ] 塞缪尔 •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年，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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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影响力不足。事实上，以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为切口透视中华文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西方世界

深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深刻认识中华文明为解决全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

三、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策略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全面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题中之义。相较于其他文化的国际传播而言，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国际传播，首先，要保持其文化主体性，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在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其次，要注重传播内容的高质量生产，

要在国际受众共情的基础上，完整呈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这一生命体；最后，要丰富传播载体，强化技

术赋能，传播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从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的基本遵循

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有效传播，既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

体性”a。家风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形成的重要基础，

又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这意味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天然具备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前提条件。然而，要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行稳致远，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坚守这一前

提条件，即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只有脚踏实地始终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中国特色，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才有坚实根基。

第二，要突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离不

开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以家为核心、以包容性为内在特质。正是因为其内

在的包容性，将个人、家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将家庭、家教、家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环环

相扣。当前，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需要继续突出这种包容性，不断丰富家风文化内涵，拓展

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外延，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实现传承与创新，在文明的交流互

鉴中实现汇通融合。

（二）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的内容生产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的家风内容不尽相同，但并不影响它们具有中华文明的共性特征，

为了回应如何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庞大的体系中甄别、遴选可资传播的内容，进而解决中华优秀家风文

化在国际传播中存在的原生困境，必须优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内容生产。

第一，要在“中西共情”的基础上深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学理阐释。当前，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

学理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华文明的域内阐释，着重强调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及其

如何实现其当代的育人功能。然而，这些阐释一旦离开乡土、离开民族，其理论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就可

能会有所下降。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国际传播，首先，必须注重“家”这一“血缘—情感”纽带的阐释，

当世界人民共情于人类在家这一基础场域中的共有关系时，就意味着打开了世界人民认识中华文明的窗

口。其次，要深度论证在中华文明中淬炼而成的家风文化可被西方感知的独特魅力，如温情的血缘伦理、

和合的家庭关系、向善的道德追求、舒适的生活空间、稳定的生存秩序等。最后，要在个体感知的基础

上整体呈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这一动态的生命体，既要讲清楚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生成逻辑、核心价值

等文化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要讲清楚产生于传统社会的家风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所形成

a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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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适用性，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与中华民族历史选择、未来发展间的内在逻辑。

第二，要在中西融通的框架下构建家风文化的标识系统。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如何在保持自身

主体性的同时又能兼顾西方社会的认识逻辑，运用西方的分析工具，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至这一目标。

可以尝试在符号表象、符号意象和符号意指层次中勾勒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符号，既包括在家风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打造世界认同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实体形象的物质符号，也包括在时代价值、世界价

值、人类价值融通中凝练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非物质符号，还包括代表家庭（家族）身份、

传统的特定符号或者徽章，凝汇中华文明核心精神且代表家庭（家族）生活准则的价值观念，彰显中华

文明特质的家庭（家族）特有礼仪、仪式活动、节日等。这些符号要原原本本地彰显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

也要符合西方社会的语言逻辑、认识逻辑、审美逻辑，方可构建中西融通的家风文化标识系统。

（三）创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的现实途径

增强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是破解其国际传播发展困境的题中之义，将中西融通下的

优质家风文化内容最大限度地传播并增强其接受度，就需要强化叙事张力、丰富传播载体、注重技术赋能。

首先，巧用西方叙事逻辑，增强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叙事的国际适用性。一方面，类比西方英雄叙事，

尝试开展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典型人物叙事，增强家风叙事的吸引力。以文艺作品的家风叙事为例，个人

英雄主义是好莱坞的主要叙事之一，英雄之旅的套路是好莱坞的主流叙事模式，深受西方追捧。为增强

西方受众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中的代入感，可尝试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

叙事中，突出英雄（典型）人物，以其个人成长之旅为叙事线索，讲述贯穿其成长经历的中华优秀家风

文化故事，增加叙事吸引力，扩大传播影响力。浙江海宁的查氏家风、父子双宰相的张氏家风等均可以

为此类故事提供原型。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社会广受追捧的历史叙事手法，尝试开展中华优秀家风文化

的世界历史叙事，在展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历史厚重感的同时，深化家风文化对于人类共同关注的包括

道德、利益以及人类命运的追问。传记类影片《奥本海默》就是运用了从“二战”到“冷战”的历史叙

事手法，升华了对世界共同体问题的追问，从而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样地，也可将中华优秀

家风文化放置于世界历史之中加以叙事，以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展现国家命运、家族命运与个体命运间的

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引申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休戚与共。

其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丰富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精神标识的传播载体。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作为动

态的生命体，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创新、发展，其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价值系统需要通过外在的、

可被感知的形式加以表达，因此丰富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精神标识的传播载体意义重大。一是，应深化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运用，活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承。将记录家庭（家族）成员生平、贡献等的

家谱、族谱，记录家庭（家族）价值观念的家法族规、家训、家书等进行编纂、集结推广，从姓氏文化

的历史探源中深化认同。二是，应当深入阐释和推广适用于时代、吸引各民族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风俗，

增强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亲和力。比如，以传统祭祀、以“家”为纽带的传统节日等为代表的民风民俗，

在海外唐人街上屡见不鲜，引发了很多西方人的关注，这些传统民风民俗就成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

传播的重要载体。三是，注重家风文化场馆建设，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吸引力。红色家风场馆在对

内的传播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传播效能有待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应利用传统的宗庙祠堂、红色家

风文化场馆等地标建筑的互动与联动，呼唤历史记忆，强化视觉体验。四是，创建以中华优秀家风文化

为理念的文化产品，强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标识度。比如，创建以“王家大院”“乔家大院”为题材

的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系列榫卯积木，并配以相应的文字解说，宣扬中华优秀家风旨趣。五是，鼓励创

作弘扬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文艺作品。包括统筹拍摄中华家风纪录片，既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

红色家风文化、新时代家风文化的历史脉络，也要真实呈现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要鼓励拍摄能够彰显

中华优秀家风在个体与群体、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人类命运中独特价值的影视作品与微剧、短剧、短

视频；鼓励撰写以家风叙事为题材的轻松活泼、直击“爽点”的网络文学。六是，要开展以中华优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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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文化为主题的相关展览、论坛、讲座等。

最后，注重技术赋能，创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传播媒介。一是，要运用传统平面传播媒介，借助

新闻报道、专题节目等形式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至受众，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知名度；二是，

要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如网络直播、VR技术等描绘中华文明中的家风形象、家族建筑群像、家庭生活影像；

三是，要运用数字偏好设置技术，在社交媒体平台精准传播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分享中华优秀家风故事，

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关注度；四是，要运用人工智能，输送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五是，要搭建专门

的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在线平台，提供家风文化相关资讯和资源，提升中华优秀家风文化传播交流的参与

度和讨论度；六是，加强国际合作推广，与相关的国际机构、国际企业等合作推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

扩大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影响范围等。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其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

不断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家风文化在中华文明淬炼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彰显了中华文明

的鲜明特色，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与重要的人类贡献，是建基于中西共情基础上的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

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国际传播的进程中，要不断深化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文明特色叙事、世界意义阐释、

人类价值诠释，从而推动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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